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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发的招工信息了，这不一大早就紧锣密鼓地给你联系人去了。”赵乡长一指身旁的人，大声说
道:“这些都是乡里的青年志愿者，个顶个的棒小伙子，有了他们的支援，你就尽管开足马力复工吧。”

——《复工》
显然，蒙东也认出了柳眉。他过来用防护头盔的左边碰了碰柳眉防护头盔的左边。这是一种亲吻！
柳眉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她知道自治区的专家组是从省府出发的，比她们这支医疗队早两天到武汉。

——《瞒》

边红川来到院长办公室，双手呈上请
战书，态度恳切透露出决然，扬院长，我申
请支援武汉。

扬院长抬起头，这事，医管局还没通知。
边红川说，请你把我请 战书递上去，

成都一定会支援武汉的。
扬院长腾地站起来，上前握住边红川

的手，赞赏道，我为你骄傲。
边红川申请支援武汉的事，没与父母

商量，但相信父母尽管有顾虑，最终会支持
的。只是推迟婚期，女友小顾能否理解，他
心里没底。上周就婚礼安排闹点不愉快，弄
得说好扯证都没去。如果……没容边红川
细想，有人叫他。

红川，院长叫你。
……
边红川从小崇尚英雄，十分仰慕爷辈

父辈那年代酣畅淋漓为国奋斗。爷爷渡
江，父亲支边，他们的业绩都让人仰视。汶
川大地震没赶上，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一个学医的，还是呼吸内科的边红川
坐不住了。

毋容置疑，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潜
伏期还没定准，人传人是无疑，且没有特效
药。一句话，谁感染了，谁凶多吉少。

边红川就冲着凶多吉少写的请战书。
电话响了。
电话是小顾打来的。边红川一阵欣喜，

毕竟对方主动打电话不多，欲说什么，不
料，冰凉的声音顿时让他心凉了半截，你又
要推迟婚期？

边红川急忙解释道，推迟两月，那时……
小顾恼了，大声打断道，你推迟两月，

我推迟无期。说完，挂了电话。
边红川懵了。
他开始埋怨自己，为啥不说推迟婚姻

是因为支援武汉。你想给婚庆添彩，想给她
和亲朋好友一个惊喜。但你知道别人心里
是咋想的呢？若只是使点性子，那到没啥。
若一厢情愿呢？想到这里，他开始给小顾打
电话，电话不是不接，就是掐了。

边红川脑子一片混沌。
武汉情况很糟，病人很多，床位严重不

足。边红川在玩命，两天没合眼不止一次。
上海医疗队的小曹，他的大学同窗，对他这
般玩命，心里也能猜出几分。若情商如他智
商，当初……

这样下去，病人没起床，你却倒了。小
曹这样劝道。

边红川一抬头，恰巧与对方互视，心里
顿时暖暖的。

身体上的煎熬，他能挺。心里上的煎
熬，几乎让他崩溃。从上次那个电话，小顾
似乎人间蒸发，始终没有音讯。电话呢，还
是不是不接，就是掐了。

边红川倒了。
他居然发烧了，尽管国家配置的医疗防

护安全有效，但被传染的机率还是存在的。
他被隔离了。
他的领队，也是他大学老师，对他安慰道，

武汉汇聚了国家顶尖医学专家，你会没事的。
老师，我只是普通发烧。
我看了你CT胸片，应该没事。不过，小

心为妙。
隔离的边红川，没把这事告诉父母。他

怕事情越描越黑，增加父母思想包袱。他还
是想到小陆，恐怕是人家从小惯坏了，心里
还有他。于是，他拿出手机，心里惴惴不安
拨了电话。没想到，电话通了，小陆接了。

边红川心里一热，没听清楚对方低声
嘀咕什么，一咕脑儿把自己被隔离说了，谁
知，对方一句话，他心彻底凉了，你很高大
上，我，敬而远之。

边红川愣了。呆了。
边红川从返抗疫第一线那天，当地政

府前来慰问。
边红川说，我被隔离，只是虚惊一场。
慰问团团长是位北方人，高大魁梧，他

紧紧握住边红川手，感慨地说，有你们支
援，武汉疫情也会虚惊一场。

在场人都会意的笑了。
不知谁冒了一句，红川，你被隔离，女

友知道吗？
边红川脸上掠过一层不易察觉的阴影。
团长猛然想起什么，哦，我差点忘了，

来的路上，就听说你推迟婚期来支援武汉，
我们都很感动，武汉人民都很感动。等疫情
过了，武汉人民一定会给你补上一个喜庆
的婚礼。没有你们和全国人民的大爱，武汉
疫情不会这么快得到遏制。在这里，请允许
我代表武汉人民，向你们深深鞠上一躬，谢
谢你们忘我的支援，你们就是新时代的英
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只要行为是英雄行为，至于成为英雄，
不重要了。边红川心里感到慰藉。只是对推
迟的婚礼，他一脸茫然。

对不起
◎陈雅萍

站在冷冷清清的厂门口，手
里捏着工厂复工批复书的老徐，
心里火烧火燎般的着急。

工厂职工大都是外地人，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眼下能返
岗的寥寥无几。“得赶紧把工人
招齐了啊，否则工厂的生产计划
就全泡汤了，可现在去哪里招人
呢？”此刻，老徐心急如焚，只恨
自己没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
本事。

前几天，他在工厂的大门口
贴了招工广告，倒是来了几个人，
可这几个人根本不够用啊。急中
生智，他又想到了万能的朋友圈，
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招工
信息发出去以后，他就痴痴地盯
着手机屏幕，期待着奇迹发生。几
天过去了，他的招工信息犹如湖
中投下的一粒小石子，泛起一丝
涟漪后，很快就复归平静了。

“这可咋办啊？”听着周围工
厂里传来的机器轰鸣声，老徐急
得抓耳挠腮。

老婆在一旁提醒他说:“要不你
再去找找赵乡长，求他想想办法。”

“前段时间，为了咱家工厂复
工，赵乡长帮着联系口罩、消毒
水、测温仪这些急需的防疫用品，
他工作那么忙，咋还好意思厚着
脸皮麻烦人家？”老徐的头摇的像
拨浪鼓。

“都啥时候了，还想那么多？
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得见他一面。

“老婆不由分说，连推带搡地和老
徐一块出了门。

他俩到了乡政府，一打听，赵
乡长一上班就出去了。直到快下
班了，他俩也没见着赵乡长的影
子。老徐一咬牙，冲老婆说道:“干
脆把工人的工资再提高一大截，
咱们回去就写广告，好歹不能让
厂子黄了呀。”说完，两口子无精
打采地离开乡政府往工厂走去。

离厂不远，老徐突然发现工
厂的门口站了好多人，他心里一
愣，“咦，这些人围在这里，他们想
干什么？”

“老徐，我们等你半天了。”人
群中突然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
老徐定睛一看，原来是赵乡长。

“老徐，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
你发的招工信息了，这不一大早
就紧锣密鼓地给你联系人去了。”
赵乡长一指身旁的人，大声说道:

“这些都是乡里的青年志愿者，个
顶个的棒小伙子，有了他们的支
援，你就尽管开足马力复工吧。”

老徐心头一热，紧紧握住赵
乡长的双手，语塞的说不出话来。

复工
◎谷永建

瞒
◎韦健华

一连在病房里呆了十二个小时的柳眉趁着
吃饭这会儿发个微信给丈夫。这十三天里就是
再忙都要发一次，她不能让丈夫发觉。幸亏丈夫
今年回学校提前了，不然知道她报名来支援武
汉抗疫他还担心坏了！

柳眉与丈夫是初中一直到大学的同学，是在
上大学时成恋人的，毕业后柳眉分配在市第二人
民医院，丈夫在市人民医院。成家后，柳眉管家管
孩子多些，丈夫在医术研究上放的时间多些，丈
夫还经常值夜班，两人在家里呆在一起的时间也
不多，也就是这两年丈夫当科室主任后上夜班少
了，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才长点；可就是在家里，丈
夫也是在书房里跟那些医学书“过”得多；不过，
这丝毫不影响他俩之间的感情，“七痒”对他俩是
个不存在的词，他们还有大学恋爱时那种浪漫、
那种牵挂！这不，丈夫去年下半年被选送到中国
医科大学高级班进修，虽然两人对这种分别都习
以为常，但每天的微信、短信或电话都是少不了
的，好多小夫妇都眼热他俩。

刚过完年，院里号召大家报名支援武汉，柳
眉是院里呼吸道科的骨干自然要报名，不仅是
医师的责任，就是凭着武汉人民在为减少这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而“封城”付出的代价，全国人
民都应该支援武汉。可是，她知道一报名，丈夫
的担心就会从她报名那时开始。丈夫也是学医
的，当然知道这个叫新冠肺炎疫情的“厉害”，好
些医护人员被感染，还牺牲了几个。幸亏，这时
学校有科研任务，丈夫提前回校了。丈夫一上飞
机，她就随医院的医疗队来到了武汉。这一切，
她不仅没有告诉丈夫，还告诉母亲与孩子一旦
丈夫打电话给他们就说她在家，不能说她“出
差”了。

这十三天里，柳眉在病房里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和她这一辈子第一次用的“尿不湿”经常一
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她都要在休息或吃饭的
那一点时间里发微信给丈夫，有时是一句话，有
时是一个拥抱的表情，或说一点像家里的事，这
样才能让丈夫以为她还有家里，她知道丈夫很
细心，瞒他还真得要点“水平”。

当然，她丈夫每天也会回微信，尽管有时是
几个小时甚至是十几个小时以后，但她都理解！
搞课题研究的人不会时时拿出手机来看微信，
再说丈夫就是回得早也没用，柳眉也往往是十
几个小时才看一次手机。

这不，柳眉刚给丈夫发了一个“拥抱”的表
情后便进入了下一轮又是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
作中。

这天下午，她负责的病房里进来了一个专
家，柳眉抬头看了看那专家，“呀！”那眼睛那么
熟悉——所有的医护人员穿着那防护服都是只
能看到眼睛的。柳眉急切地看那防护服上的粗
笔字。

是省里的专家组！她再看名字“蒙东”。
天呀！蒙东就是她丈夫的名字。
显然，蒙东也认出了柳眉。他过来用防护头

盔的左边碰了碰柳眉防护头盔的左边。这是一
种亲吻！

柳眉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她知道自治区的
专家组是从省府出发的，比她们这支医疗队早
两天到武汉。

背后
◎赖丽明

春耕。苗青 摄

家务事
◎张新文

李艳艳一个晚上也没睡好觉，没有睡好觉
的还有自己的男人张强强。

强强是个农村娃，父母因为一场车祸都走
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俩就撇下了一个孤儿。强强
命好，小时候就被接到市里的孤儿院抚养，后来
读书了，又得到很多好心人资助，顺利地从警校
毕业，走上了人民警察的岗位。作为护士的艳艳
并没有嫌弃强强的身世，俩人从相恋那天起，就
铁了心地要嫁给这个男人，她心想，自己是个单
亲家庭，母亲后来又积劳成疾瘫痪在床，强强从
来也没嫌弃过，这样的男人靠谱！

刚结婚那几年，俩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要
孩子的事就一拖再拖，孩子俩人可以不要，居家过
日子，洗衣、做饭、卫生、采购生活必须品......一大
堆家务事啊，这哪一样是能少得了的，日子就一台
机器，总得哒哒地运转起来，要运转就得各个部件
都动起来那才中哩！更何况床上还躺着一个老人
需要照顾，小夫妻俩都是工作狂，为了家务事俩人
起初就是“剪刀石子布”，时间长了浪漫就不好使
了，俩人就怄气、冷战，甚至分床睡觉。

这一切妈妈明镜着呢，再这么下去还叫妈
抱孙子不？妈妈趁强强不在家的时候，狠狠地批
评了女儿艳艳一顿，撂下狠话，你们再分开睡，
妈就从这窗口爬过去！艳艳看着躺在靠近窗边
床上日渐苍老的母亲，如果万一母亲哪日想不
开，犯糊涂从18楼跌下去，她不敢往下想，她跟
小时候一样扑倒母亲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
其实，艳艳心里也明白，强强干警察这一行就从
来没有空闲的时候，不是外出办案，就是社区走
访，有时还要参加集训大练兵，男人嘛，有时玩
会算个啥，想到这，她也释然了。慢慢地，俩人好
了起来，除了自己搬不动米面的活计需要强强
动把手外，家务活多数的时候都是艳艳一人独
自承担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自然了。

昨晚俩人几乎一宿没睡，事情来得太突然
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告急！院长亲自找
到刚修完产假的李艳艳：“小李啊！你是护士长，
又是党员，责无旁贷啊！”她看着院长慈祥而又
严肃的面孔，知道了任务的危急和严峻，“院长
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她也是严肃的，站在那
里就差给院长行个军礼了。

下班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男人还没下
班，婴儿还在母亲的身边甜甜地睡着，她便轻
手轻脚地套上围裙去了厨房。也不知是那股子
风吹的，强强今天特别勤快，刚吃过晚饭，他就
火急火燎地收拾碗筷去厨房洗刷。这样一来，
艳艳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还有些被动，后来被
动地跟强强进了房间，她知道男人肯定有事，
就随手把房门关了。

她正要张口说话的时候，他一把捂住了她
的嘴，“你让我先说！”

“也不知道让着女人，捂死了。”她拨开他的
手，怔怔地看着他，“你倒是说话呀！”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有蔓延的趋势，国家
已经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是担心咱
家的家务事，我平时干得少，这下都要落到你一
人身上了。”

艳艳笑了：“你好歹还在本市上班，我可得
去武汉呢！”

“什么？”强强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脑袋，“没
有热啊！怎么说胡话哩？妈妈怎么办？才几个月
的孩子怎么办？”

房间很大，但是，此时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沉闷得很......

当她趴在男人怀里啜泣的时候，感觉他也
在哽咽着抹着眼泪，他说：“国家遭难了，我们作
为中国人没有理由退却，家务事我过去做的少，
这次就当是给我锻炼的机会吧？”她把一张写得
满满字的纸交给了他，说：“这上面都有，连孩子
牛奶怎么冲我都写着呢，实在不会就找度娘，一
个大活人总不至于被尿憋着吧？何况小小的家
务事呢！”

很快到了出发的时候，虽是春天却下起了
雨雪，风使劲地刮着，吹到额头凉凉的。医院停
车场红旗猎猎，大巴车贴着醒目标语“武汉加
油！战疫必胜！”送行的人很多，都带着严严实实
的口罩，当市长一声令下“出发！”的时候，大巴
车开始启动徐徐前行......

当车子开始提速前进的时候，强强就像疯
了一样跟着大巴车奔跑，挥舞着双臂，使出吃奶
的力气冲着车里高喊：“艳——艳——，你给我
平安的回来!家务事，以后全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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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了。
把自己塞进车子，才发现，眼睛已被泪

水淹没，根本没办法开车。这个状态是不行
的，苗雨深吸一口气，扯了纸巾擦干净眼
泪，驶出小区。

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风打着呼哨从
街头窜到街尾。犹如苗雨空白的大脑和无
处安放的心事。

“我们离婚吧。”短短五个字从杜威嘴
里说出来，对苗雨来说却如惊雷一般。

苗雨难以置信的目光投向杜威，杜威
面沉如水，点点头：“没听错，我们离婚吧。
我这次回来，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过了
年，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看来传言是真的了。”苗雨稳住心神。
“是！我受够了你毫无规律的工作时

间，受够了家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消毒水
味！”杜威越说越激动。

“苗主任，我们院刚收治一名发热患者。”
迎面而来的护士小张急匆匆地说。

苗雨收回思绪，赶紧去换隔离服。
患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年龄二十四岁。披

肩长发，带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因为
发烧，精神很差。苗雨仔细询问了患者的病史
及发病情况后，正要离开，患者放在床头柜上
的手机响了，是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电
话号码。苗雨忍不住多看了女孩两眼。

“我们离婚吧。”杜威的话又响在耳边。
苗雨从隔离病房出来已是深夜，回到

家照例是消毒洗漱，收拾完已近十一点。没
有看到杜威。孩子放假后就被爷爷奶奶接
走了。家里空荡荡的。

发热女孩的病情急剧恶化，高烧反复，
多个脏器功能衰竭，苗雨她们竭尽全力，总
算把女孩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当苗雨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时，杜威
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等她。杜威好几次
想张嘴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下去。

“自我隔离半月。”苗雨忍住心中的悲
凉，找出口罩递给杜威，又说，“放心吧。我
会尽全力。”

杜威戴上口罩：“谢谢。我听你的，从今
天起，我睡书房，隔离。”

杜威解除隔离那天，苗雨特意做了几
个菜。她端起杯中酒，看着面前这个相处了
十年的男人，深吸一口气说：“我想通了，同
意协议。抽时间去办手续吧。”

杜威瞬间像凝固了一般，低着头，蹙着
眉，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我可以收回吗？”

苗雨眼泪汪汪：“干嘛要收回？那个女孩
马上就康复了，再过几天就能出院。我把自
由还给你，你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杜威离开自己的位子，上前抱住苗雨
的肩头：“老婆，我错了，我是个大混蛋！我
对不起你……以前总觉得你一心扑在工作
上，根本不顾这个家，根本不关心我，我才
……现在才知道，你有多苦，有多累！”

苗雨的手机不合适宜地响起。医院又
有危险病人。她临出门前，郑重地对杜威说:

“你再想想，想好了给我答案。”


